
 

 1 

劳动力转移促进还是抑制了贫困户脱贫? 

——基于凉山彝族聚居区237户农民的调查 

张磊 伏绍宏
1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管理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2) 

【摘 要】:基于彝区237户贫困农民的调查数据，以收入和“两不愁、三保障”为考察指标，通过案例和实证

分析劳动力转移对贫困户脱贫的影响。研究发现，“内轻外重”的收入增长态势、指标化的绩效约束和农村公共服

务的缺失，造成了劳务推动脱贫的双重悖论:一方面，转移就业能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和非农收入，促使其能在短期

内实现脱贫，但却很难通过非农就业促进农业经营，进而推动贫困户实现长效脱贫;另一方面，转移造成贫困户建

房滞缓、适龄学生辍学现象加剧、老人健康风险增加等问题，但其对改善农民的形象贫困、教育质量和人居环境有

积极效应。最后提出深化劳动力供给侧改革、实施差别化的扶贫政策、完善脱贫考评机制、建立农村公共服务机构

及多元筹资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 精准脱贫 彝族聚居区 贫困户 “两不愁、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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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促进农民增收、助推农户脱贫的重要途径。2017年，我国有2.86亿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比上年增加481万

人，增长1.7%;其中，外出农民工1.72亿人，同比增长1.5%。①从收入情况来看，2017年农民工年均月收入3485元，按此测算，

一个农民工每工作一个月所获得收入即可实现一名贫困人口脱贫(当年贫困标准为人均纯收入低于3300元)。由此可见，劳动力

转移就业对贫困农民脱贫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通过劳动力转移来促进农民增收。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促进农民工多渠道转移就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

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而许多地方的实践也证实了政府通过推动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减贫效果。但

在那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是否也能促进贫困户脱贫?其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应如何优化政策以促进贫困人口的稳定

脱贫? 

一、文献回顾 

学界关于劳动力转移对农户脱贫影响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以下几点共识:其一，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增加农居收入。有研究从

家庭异质性特征论证了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收入效应，认为转移可使农户人均收入提高10.6%，
②
非农收入或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

民收入增长的最主要的增长源。③也有研究论证了转移就业对山区农户收入的影响，认为农民外出打工能增加家庭收入和非农业

                                                        
1作者简介:张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管理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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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但却对家庭农业收入有负向作用。④2其二，劳动力转移可以降低贫困发生率。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增加非农收入、提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而减少贫困。①特别是在农村贫困地区，对缩减贫困人口规模、降低贫困发生率有着积极作

用。
②
贫困农户通过转移就业可以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摆脱转出地经济不发达和非农就业机会欠缺的约束，利用先发地区发展机

遇来实现自身脱贫。③其三，劳动力转移存在自利和利他两种动机。自利迁移只能改善转移者的自身福利，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福

利改善并不明显;利他迁移能够改善家庭其他贫困人口的福利状况，④其四，农户脱贫不能仅以收入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按照国

家“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要求，农户脱贫标准包括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吃、穿、住、教育、医疗等方面，因此应以收入为基

础构建多维脱贫指标体系。具体操作中，对收入的核算，要从收入的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来评估收入稳定性与增长潜力;对教育、

医疗和住房保障的评价，要从保障内容、水平以及保障措施的制度化水平、地方财政匹配水平和支撑能力等方面，考察评价保

障措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⑤ 

上述研究对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做出了积极性的探索，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减贫的关系，

大多数研究都是从经济收入角度分析转移的减贫效应和作用机理，没有充分考察转移对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脱贫要素的影

响。其次，关于贫困户收入的调查数据上，研究者要么选择政府统计数据，要么采取入户调查数据。前者存在脱贫绩效约束下

的数据准确性问题，后者存在农民认知缺陷造成的数据完整性问题，基于此的研究容易出现测算结果的失真。 

二、本文理路 

(一)思路和方法 

本文以收入和“两不愁、三保障”⑥3为精准脱贫的要素指标，基于田野调查形成的数据材料，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劳动

力转移对贫困农户精准脱贫指标要素的影响。精准脱贫的具体考察指标包括家庭收入及结构、食物需求满足、穿着保障、医疗

和健康、义务教育和住房安全等基本要素(参见表1)。 

表 1 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的考察指标 

考察指标 考察内容 

收入 家庭收入及结构，年人均纯收入及是否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两不愁” 口粮、肉蛋等食物需求保障，饮水保障，换季衣被和日常衣服 

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阶段子女有无辍学和未入学 

医疗健康 新农合、大病医保、大病救助等政策是否覆盖，住院个人支出情况，成员健康情况 

住房安全 是否有稳定住房、住房是否安全，易地扶贫搬迁/彝家新寨/危房改造的进展情况 

 

                                                        
2①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②向国成,曾小明,韩绍凤:《农村家庭异质性､转移就业与收入回报:基于匹配估计量的经验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3年第

11期｡ 

③阳俊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及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统计研究》2001年第5期｡ 

④潘泽瀚,王桂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收入——对山区和非山区的比较研究》,《人口研究》2018年第1期｡ 
3①刘华珂,何春,崔万田:《农村劳动力转移减贫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农村经济》2017年第11期｡ 

②薛美霞,钟甫宁:《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分地区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3期｡ 

③贾朋,都阳,王美艳:《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减贫》,《劳动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④都阳,朴之水:《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5期｡ 

⑤陆汉文:《贫困退出机制完善的有效途径》,《改革》2017年第10期. 

⑥“两不愁”是指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是指脱贫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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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精准脱贫相关政策整理。 

研究主要采取以下方法。(1)问卷调查。课题组于2016年5月、2018年5月、2018年11月，先后3次到凉山州的喜德县、冕宁

县、西昌市等地进行调研，在9个村庄进行实地调查。对部分外出务工农民进行了调查，现场填写完成3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

卷237份。(2)参与观察。2017年12月到2019年4月期间，笔者被选派到凉山喜德县挂职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期间，笔者参与了易

地扶贫搬迁、彝家新寨建设、东西部协作劳务输出等工作，并以“局内人”视角对彝区劳务输出与扶贫行动进行深入观察。(3)

访谈。在课题组调研和笔者挂职期间，我们就劳动力转移相关问题先后进行了61个访谈，主要是焦点座谈和一对一访谈。对象

包括州县两级政府办、农办、农劳办、扶贫移民局、人社局、统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两委干部，

劳务经纪人、打工者等。(4)文献分析。通过对专业期刊、政府内部文件、贫困户收入台账等资料进行分析，掌握和理解劳动力

转移及其对农户脱贫的真实影响情况。(5)数据查验。笔者利用在基层政府的挂职机会，将调查数据与政府内部数据进行比对、

查验，重点是农户的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中公益性岗位补贴等数据，以使研究数据更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 

(二)研究区域和田野调查① 

凉山彝族聚居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短板。劳务扶贫是凉山彝族聚居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早在2010

年凉山州就确立了劳务开发“双百工程”②。为了促使贫困户能通过劳动力转移实现脱贫，州级政府先后制定了多个政策文件，

如《支持劳务中介机构带领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转移输出的实施方案》《关于在全州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开展新型农民素质提

升工程的实施意见(试行)》《关于深入推进我州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转移输出的指导意见》等。2017年，全州转移输出农村

劳动力127.78万人，比上年增长5.07%，全年实现劳务总收入207.49亿元，人均劳务收入1.62万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6.24

万人，实现劳务收入7.31亿元，人均劳务收入1.17万元。按照全州440万农村人口③4测算，全州农民人均劳务收入4716元，占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3.3%。可见，劳务收入已成为凉山彝区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为了使研究更深入和可靠，我们在喜德县选取了9个彝族聚居村进行考察。被调查的9个村均是贫困村，其中有1个极度贫困

村(贫困发生率69.65%)。在2016～2018年间，已有7个村的实现贫困退出(2016年2个、2017年2个、2018年3个)。9个村都实现广

播电视信号覆盖，尚有1个村的道路面未硬化。9个村到最近的县城的平均距离为17.6公里。 

调查点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地理条件、人口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据实地考察来看，地理垂直纬度与彝族人口比

例具有正相关性，与人口文化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性，即随着海拔的上升，彝族人口比例也会上升，而经济发展水平

和受教育程度则会下降。因此，我们依据地理垂直纬度将村庄分为高山村、二半山村和平坝区三种类型。平坝区的贫困村地理

气候条件相对较好，贫困人口占比约为15%左右，其本质上属于发展层次的贫困;二半山的村庄以坡耕型、缺水型、瘠薄型等中

低产耕地为主，贫困人口占比为20%～30%，其可持续生计环境脆弱、生计资本薄弱;高山的村庄土地破碎、质差，生态环境最为

脆弱，受高寒天气、饮水条件、医疗卫生和传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该地带贫困家庭患病人口比例远高于前两类地区，贫困发

生率在30%～50%，个别村甚至达到70%以上。 

表 2 调查村庄的基本情况 

脱贫情况 地理条件 人口文化结构 彝族比例  经济发展水平 

已脱 个数 平坝 二半山 高山 低水平 中水平 高水平 85% 95% 100% 一般 较差 差 极差 

2016 2 2   2   2   2    

2017 2  2  2    2   2   

                                                        
4①遵循学术规范,文中所涉及的乡镇､村庄和人物名称均为化名｡ 

②即到2015年全州转移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100万人,实现劳务总收入100亿元｡这一目标在2014年就已经实现｡ 

③数据来源:凉山州农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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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  3  3     3   3  

未脱 2   2 2     2    2 

合计 9 2 5 2 9   2 3 4 2 2 3 2 

 

调研数据整理。*根据彝区实际，界定海拔在3000米以上为高山，2000－3000米为“二半山”。**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在

7%以下为低水平文化结构，7%—14%为中水平文化结构，15%以上为高水平结构。 

三、劳动力转移对贫困户精准脱贫的影响:案例分析 

(一)对贫困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1.贫困户家庭收入显著增加。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可以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和家庭总体收入，促进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由于

彝族聚居区生存环境恶劣，贫困农民生计能力薄弱，再加上传统农业的天然弱质性、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低，

使得农民很难通过农业生产摆脱贫穷和落后的困境。因此，选择外出务工成为贫困农民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途径。从实地考察

来看，通过外出务工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自身的非农就业收入，还可以增加贫困户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甚至还能促进整村贫

困农户收入的提高。 

勒尔村有307户1184人，其中贫困户71户，贫困人口320人。全村有300人左右外出打工，其中贫困劳动力打工者80余人，主

要在东莞、济南、重庆等地，分布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保安保洁服务等行业。一个贫困劳动力外出打工每年能带回家1.5万元

左右。通过规模性的外出务工，全村72户贫困户于2017年顺利脱贫，户均家庭总收入从2014年精准识别时的2060元增加到2018

年5760元。 

2.家庭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劳动力转移就业后，贫困户的家庭收入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生产经营性收入为主的收

入结构，转变为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多元收入结构。部分农户在财产性收入方面也有一定的突破，特别是平坝

地区的农民外出打工后，通过将房屋、耕地等租给新搬入人口而获得了一定的租金收入，但量小且不稳定。 

约莫村贫困户马海达达因妻子治病欠债7万多，以前全家只能靠低保过日子。2016年起，他和17岁的大儿子外出打工挣钱，

两年就还清了债务。他还将自家的房屋和耕地出租，连续两年获得租金收入。 

(二)对贫困人口“吃穿不愁”的影响 

1.粮食基本需求得到更好保障。实现了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贫困户家庭都没有缺粮的情况。虽然外出务工家庭种植的传统粮

食(洋芋、苦荞等)有所减少，但因为有了打工收入和政府粮食补贴资金，贫困农民可以购买大米、蔬菜等作为替代。通过打工

挣钱还能提升贫困人口的肉类消费的保障能力。以往多数农户主要靠自己养猪供应肉食，通常是“杀一头猪吃一年”，现在打

工挣了钱，过一次彝族年就能宰两三头猪，90%以上的贫困户能实现肉蛋白质的基本保障。 

表 3 劳动力转移前后贫困农民“吃穿”情况(2013年和 2018年的人均数据比较)①5 

 粮食 蔬菜 肉类 被服 

洋芋 玉米 大米 苦荞 燕麦 酸菜 绿叶菜 猪肉 鸡肉 衣服 被褥 

转移前（kg） 200 60 50 80 30 80 30 40 4 5 0.6 

                                                        
5①喜德县乌洛乡其中 81户贫困户的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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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后（kg） 120 0 150 60 30 50 90 80 8 8 1.2 

变化量（％） -40 -100 +200 -25 0 -25 +200 +50 +100 +60 +100 

 

根据调研数据整理。*酸菜为圆根干酸菜，是彝族传统美食，用圆根叶子腌制晾干。此数据是根据调查测算的圆根酸菜原叶

的湿重。 

2.饮食结构更趋均衡，饮食文化发生变化。彝族同胞到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国内其他大城市打工，当地独特的饮食文化在

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彝族农民工的饮食结构。彝族农民传统上以“洋芋+肉+圆根酸菜”为主的饮食结构，逐渐转变为“大米+肉+

洋芋+绿叶菜”的多元饮食结构。粮肉菜结构也更加均衡，其比例从7∶1∶2变为了6∶1.5∶2.5。肉类的消费方面，以往日常只

食猪肉、仪式中食牛肉，现在日常对鸡鸭鱼肉的消费也显著增加;蔬菜方面，从主食干酸菜转变为“新鲜绿叶菜+干酸菜”为主，

对其他蔬菜的消费也增加;烹饪方式方面，传统农家均以煮、烤为主，现在部分农民家庭也会采取炒、煎、烘等方式烹饪食物。 

3.日常穿着更有保障。农民打工获得的收入能为家庭成员添置新衣提供经济保障。从调研来看，近两年有成员打工经历的

贫困户家庭，人均拥有的日常衣服比没有打工经历家庭要多2.5套;以往多数小孩都没有换季衣服，现在80%以上的家庭都能实现

每人有两三套换季衣服，绝大多数都是父母打工挣钱后购买的。当然，也有部分帮扶单位和帮扶责任人给贫困家庭捐赠的。被

褥方面，通过外出打工挣钱，70%的贫困户都能实现人均一床被褥。此外，通过外出打工，彝族农民以往个人卫生差的形象正在

发生改变，人们穿着变得干净舒适。 

(三)对住房安全保障的影响 

1.安全住房建设进度延缓。对纳入彝家新寨项目的贫困户而言，其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后，造成其自家新房建设进度放缓，

不能按期顺利脱贫。与此同时，劳动力转移造成整个彝区农村的实用技术人才特别是建筑技术人才大量外流，致使精准扶贫项

目建设需要的技术工匠出现普遍性的供应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彝区扶贫项目建设的普遍性滞缓现象。对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项目而言，贫困户大量外出打工，造成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新居入住率低，直接影响了扶贫项目验收和全村按期退

出贫困。 

瓦洛村有102户贫困户，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38户由县政府统一招标建设，其余64户属于彝家新寨项目，由政府补贴(4万

元)、贫困户自建房屋。由于大量贫困劳动力外出打工，直到县上检查验收时还有31%的农户只完成主体房建设，厨房、卫生间、

院坝等附属工程尚未开工，只有等农民工回家过彝族年时才能重新开工。 

2.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提升。转移就业重塑了贫困农民对人居环境的认知和行为，他们开始注重并试着改变个人卫生和

家庭卫生状况，能够比较主动、积极地参加社区环境整治活动，这使得彝区农村脏乱差的现象发生了一定改观。根据喜德县尔

吉村妇女健康与教育互助会开展卫生评比的情况来看，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贫困户卫生状况普遍比没有打工经历的农户好，在堂

屋、卧室、厨房、畜圈以及家庭成员个人卫生、庭前公共卫生、公共环境卫生等指标上的平均得分要高10分以上。 

(四)对义务教育的影响 

1.儿童特别是女童的受教育状况明显改善，父母教育观念发生正向转变。首先，劳动力外出务工能够增加家庭收入，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状况。
①6
被调查农户中有14户家庭打工挣钱后选择将孩子送到条件更好的学校入学。其次，农民

外出打工脱离了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个人视野得到开阔，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得到改变，对女童的教育投入意愿明

                                                        
6①Hu,Feng,2012,“Migration,Remittances,and Children's High School Attenda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32:4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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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增加。7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将女儿送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读书。 

2.适龄学生的辍学现象加剧。劳动力转移造成了家庭成员暂时分离，形成父母教养角色的缺失，这会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和

发展具有负面作用，有的留守儿童可能会出现心理健康和行为示范等问题。也有的父母外出务工时选择带上孩子，但很多孩子

在打工的地方也入不了学，因此耽误了学业。孩子年龄稍大后学业更跟不上，跟随打工似乎成了最佳的选择。而按照精准脱贫

政策要求，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不能辍学和不读书，这造成基层的“控辍保学”压力陡增。可见，外出打

工对义务教育也有负面性的影响。 

乌洛乡2016年有辍学少年儿童89名，2017年增加到123名。调研数据显示，有40%的学生辍学的首要原因是“想打工挣钱”。 

(五)对医疗和健康的影响 

1.贫困人口医疗筹资能力增强但医保报销也变难。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为家庭创造更多的经济收入，进而提高

农村居民的医疗筹资能力;另一方面，农民到城市打工普遍面临不能纳入城市医疗保障范围的现实问题。而根据彝区贫困户的就

医保障政策，建卡贫困人口在本县内可以享受新农合、大病医保和大病救助等政策兜底，在县内住院和慢性病门诊费用个人花

费不超过10%，还可享受公立医院“先诊疗后结算”、免收一般诊疗费和院内会诊费等优惠。而外出打工后，由于城乡政策衔接、

区域壁垒等原因，农民往往面临看病贵、报账难等问题，造成贫困人口医疗开支的增加，对贫困人口脱贫有负面作用。 

2.留守老人的福利和健康存在被冲击的风险。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增加贫困户家庭收入水平，进而为留守老人提供更好的

经济给养条件。但是，劳动力转移必然也会引起家庭成员的人力重配，照料老人的人数减少，这导致留守老人受照顾的时间和

质量受到影响，加之彝区农村社会养老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普遍性缺失，极有可能造成老人福利和健康的恶化。 

3.少儿营养供给和心理健康问题易被忽视。父母外出打工后，更容易忽视孩子的营养供给问题。彝族聚居区农村儿童的营

养缺乏问题比较严重。其原因是彝区农村群众存在每天只吃两餐的习惯，且饮食结构单一，主要以洋芋为主，肉食蔬菜摄入不

足。这导致儿童个头普遍要比内地同龄儿童较小。而更容易忽视的是心理健康问题，留守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关键时期，

他们无法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上的引导，成长中缺乏父母的情感支持。父母教养角色的缺失造成的心理负作用，很

大程度上抵消了农民打工收入的正效应。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劳动力转移对彝族聚居区贫困户脱贫存在双重效应。一是对收入的影响存在正负效应:转移虽能增加农

民家庭收入特别是非农业收入，但很难通过外部收入所得促进本土农业收入持续增长。二是对“两不愁、三保障”的影响存在

正负效应:转移能够改善儿童受教育状况、提升居住环境质量、增强家庭成员健康的经济给养能力，但同时可能造成贫困户住房

建设迟缓、老人健康恶化以及儿童营养保障不足和行为示范等问题，进而影响了农户最终实现稳定脱贫。 

四、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一)贫困户的收入情况 

1.贫困户家庭基本情况。根据对9个村贫困户的调查数据进行整理、核验，剔除问题信息后，共获得237户贫困户2016－2018

年的数据资料(见表4)。贫困户中有汉族7户，彝族269户。每户家庭平均4.19人，每户有劳动力平均为2.13人，户均耕地5.34亩。

51.1%的户主是小学文化程度，22.5%为文盲半文盲，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高中/中专人数仅占5.8%，没有户主接受过高等教育。 

表 4 贫困户家庭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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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户主年龄 19 87 49.1 17.53 

户主性别 1 2 1.03 0.17 

户主民族 1 2 1.02 0.14 

户主文化程度①7 1 4 2.12 0.83 

家庭人口 1 8 4.17 1.69 

家庭劳动力人数 0 5 2.15 1.01 

耕地面积（亩） 0.5 25 5.41 3.75 

精准识别时收入

（元） 
500 3590 2040 594.73 

2016年家庭 

总收入（元） 
1200 57000 14529 8037.51 

2016年人均 

纯收入（元） 
1050 22950 3517 2372.32 

2017年家庭总收

入（元） 
1200 52880 19546 9187.16 

2017年人均 

纯收入（元） 
1420 27150 5060 3037.39 

2018年家庭总收

入（元） 
3800 64900 20703 9209.78 

2018年人均 

纯收入（元） 
1558 28400 5555 3317.83 

 

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2.贫困户收入情况。(1)家庭总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明显增加。2018年贫困户的家庭总收入为20703元，比2016年增加了

42.5%;2018年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了5230元，比2016年增加了48.88%，比2014年精准识别时增加了155.87%。(2)贫困户内部

的收入分化严重。2018年家庭总收入最高的贫困户与最低贫困户的差距达到了31倍，虽然比2016年的47.5倍有所缩小，但是差

距仍然较大。(3)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提高。从2016年到2018年，237户贫困户的工资性收入从5183元增加到8235元，

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35.67%增长到39.78%。(4)转移性收入呈先增后平趋势。贫困户的转移性收入从2016年的1695元上

升到2017年的2514元，此后进入平稳增长期。这主要是国家惠农政策和机制扶贫兜底政策为贫困户脱贫提供了有力支撑。(5)财

产性收入增加不明显。2016－2018年贫困户财产性收入仅增加3元，且表现不稳定(见表5)。 

(二)贫困户收入的地理分化 

1．高山和平坝地区贫困户的非农收入明显超过农业收入，而二半山区却呈相反趋势。2016年，平坝、二半山和高山三类地

区农户的家庭工资性收入均比家庭生产性收入低(分别少1330元、2197元和937元)，到2018年平坝和高山的贫困户家庭工资性收

入已明显超过生产性收入(分别多971元、2524元)，而二半山贫困户的工资性收入仍然低于生产性收入且差距扩大(见表6)。分

析其原因，二半山区因其适中的条件形成了红花椒、核桃等产业，受此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约束，劳动力不足的家庭外出打工

的时间缩短，工资性收入随之减少;高寒山区自然条件差、农业产出率低，而平坝区农户因土地面积少且零碎，因此这两类地区

                                                        
7①户主文化程度的编码含义为:1文盲半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5大学及以上 



 

 8 

农户在农业上投入劳力和时间相对减少，外出打工时间延长，打工收入相对增加。 

2.劳动力转移对高山区贫困户农业收入的负面效应更大。高山区贫困劳动力的打工收入对农业收入具有替代效应，致使农

业收入减少，非高山区贫困劳动力打工收入却能促进农业收入的增长。由表 6 可知，海拔越高的地区，贫困户家庭外出打工人

数越多，这都反映了山区基础条件差对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更大的推力。高山区贫困户可耕种土地面积更大、外出打工人数更多，

但家庭总收入却比非高山区更低。 

表 5 2016～2018年贫困户家庭收入情况  单位:元 

  总收入 工资性收入 生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2016 
平均值 14529 5128 7653 1695 53 

中位数 13500 3000 6980 600 0 

2017 
平均值 19845 7599 9717 2514 98 

中位数 18400 7000 9000 1200 0 

2018 
平均值 21533 8738 10257 2481 58 

中位数 20400 9000 9600 1300 0 

 

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表 6 贫困户家庭收入地理分化情况类型年份总收入打工收入农业收入耕地劳动力户均打工数 

类型 年份 总收入 打工收入 农业收入 耕地 劳动力 户均打工数 

平坝 

2016 16508 6824 7143 3.50 2.06 1.17 

2017 22018 12849 7355 3.50 2.06 1.18 

2018 23323 13617 7891 3.50 2.06 1.19 

二半山 

2016 13466 4691 7498 5.55 2.18 1.30 

2017 20706 7032 10734 5.55 2.18 1.35 

2018 22266 7828 11459 5.55 2.18 1.35 

高山 

2016 12965 4550 6068 10.38 2.37 1.35 

2017 17359 8442 6489 10.38 2.37 1.35 

2018 18278 10067 5983 10.38 2.37 1.40 

 

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三)贫困户收入对比分析:转移就业与未转移就业 

1.打工收入是贫困户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从打工人数来看，2018 年我们调查的 237 户贫困户中有 164 户有劳动力转移

就业，比 2017年多了 11户，比 2016年多了 32户(见图 1)。这表明转移就业具有很大的增收效应，越来越多的贫困劳动力选择

外出务工。从收入来看，2018年实现转移就业的贫困户家庭平均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 12705元，占家庭总收入的 53.74%，比 2016

年工资性收入的占比略有降低，但工资性收入始终是家庭总收入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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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移就业贫困户比未转移就业的家庭总收入高，且差距不断扩大。2016年转移就业贫困户的家庭总收入比未转移就业家

庭总收入多3175元，到2018年二者的差额扩大了6760元。虽然转移就业家庭因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导致从事农业的人数减少，生

产性收入始终要比未转移就业家庭要低，但传统农业部门的低生产率和农业经济的天然弱质性，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

弹性低，使农民很难通过小农经济摆脱贫困。因此，选择外出务工成为多数贫困农民理性的必然选择。 

3.连续转移就业贫困户的家庭总收入明显高于连续未转移贫困户。我们所调查的 237户贫困户家庭有 96个连续 3年均实现

了转移就业。在 2016－2018年间，连续转移就业者的收入平均总收入比所有调查贫困户的平均总收入分别多 1777元、6413元、

6757元。这表明连续的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是贫困户脱贫的重要渠道。数据显示，有 47户贫困户连续三年都

没有劳动力转移就业，其在 2016－2018年期间的家庭总收入比所有调查贫困户的分别少 2062元、2442元、3418元，比连续三

年外出务工的贫困户的平均总收入分别少 3839元、5451元、6567元。由此可见，转移就业与未转移就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

且在逐年扩大。 

表 7 2016～2018年转移就业贫困户与未转移就业贫困户家庭收入对比  单位:元 

   总收入 工资性收入 生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人均收入 

2016 

转移就业 
平均值 16425 9348 5512 1538 27 3935 

中位数 16000 8050 4450 600 0 3202 

未转移就业 
平均值 13250 0 10849 2304 98 3076 

中位数 12680 0 10000 800 0 2701 

2017 

转移就业 
平均值 22145 11848 8546 1768 112 5573 

中位数 21560 10000 7630 800 0 4800 

未转移就业 
平均值 15732 0 11810 3849 73 4141 

3868 中位数 14090 0 10100 2000 0 

2018 

转移就业 
平均值 23643 12705 9171 1714 53 5877 

中位数 22800 12000 8500 1000 0 4850 

未转移就业 
平均值 16886 0 12650 4168 68 4843 

中位数 12680 0 10000 800 0 4131 

 

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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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连续转移就业、连续未转移就业与所有调查户家庭收入情况  单位:元 

   总收入 工资性收入 生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连续三转移就业贫困户 

2016 
平均值 16306 9199 5449 1621 36 

中位数 16000 8000 4848 620 0 

2017 
平均值 22584 13688 7460 1403 34 

中位数 21750 12000 6520 750 0 

2018 
平均值 23552 14535 7652 1320 46 

中位数 22010 13000 6660 800 0 

连续三年未转移贫困户 

2016 
平均值 12467 0 11006 1348 113 

中位数 11125 0 9300 500 0 

2017 
平均值 17403 0 12837 4456 109 

中位数 16430 0 10400 2730 0 

2018 
平均值 18115 0 13549 4456 109 

中位数 16985 0 13350 2730 0 

所有调查贫困户 

2016 
平均值 14529 5128 7653 1695 53 

中位数 13500 3000 6980 600 0 

2017 
平均值 19845 7599 9717 2514 98 

中位数 18400 7000 9000 1200 0 

2018 
平均值 21533 8738 10257 2481 58 

中位数 20400 9000 9600 1300 0 

 

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综上可知，劳动力转移对彝族聚居区贫困户收入增长具有正向作用。随着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贫困户家庭非农收入和总收

入也随之增加。在不同地理垂直纬度地区，劳动力转移对贫困户农业收入的影响不同，海拔越高、产业基础越差，对劳动力转

移推动作用越大。但无论是在哪类地区，连续性的劳动力转移就业贫困户，始终要比那些从未转移或非连续性转移的增收效果

更明显。可见，实现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就业是推进彝区实现脱贫的有效路径。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劳动力转移能够增加贫困户的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具有显著的减贫作用。但是，转移对精准脱贫

中收入、教育、住房等要素的影响存在双重效应。一是劳动力转移虽能增加农民家庭收入特别是非农业收入，但很难通过外部

收入所得促进本土农业经营收入持续增长。二是贫困劳动力的转移就业虽能改善儿童受教育状况、增强家庭成员健康的经济给

养能力，但也可能造成老人健康恶化以及儿童营养保障不足、心理和行为失范等问题，进而影响其最终实现稳定脱贫。其原因

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普遍缺乏提供儿童陪护和老人照料的公共服务机构，无法提供足够的服务保障。三是劳动力转移能够提

升居住环境质量、教育发展水平，但对脱贫指标中安全住房建设、“控辍保学”等工作具有负面作用。其原因是，脱贫任务期

限要求和指标化的绩效约束，造成扶贫任务累加化、手段简单化，扶贫标准重量而轻质。 

针对上述劳动力转移及其生发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深化劳动力供给侧改革。瞄准劳务输出供给侧，提升农民素质和能力。把握贫困劳动力就业结构矛盾，落实好东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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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扶贫、定点对口帮扶等计划中的就业扶贫政策，以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培训、扶贫技能培训专班、劳务品牌培训等培训媒介

载体，菜单式实施贫困劳动力工种技能培训。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实际需要制定和实施培训计划，提高培训质量，稳步提高少数

民族务工人员就业水平。 

二是创新脱贫绩效长效考核机制。优化考核机制的导向作用，抑制精准扶贫推进中的短期化行为。建立以脱贫人口数量、

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幅度、扶贫产业发展水平等为主要内容的扶贫工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短期与长期效果相

结合的项目验收制度，加强对项目可持续性和长期实际脱贫效果的目标考核。 

三是建立农村公共服务机构及筹资机制。建立融合式的农村公共服务机构，为农村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服务项目包括医疗

卫生服务、儿童辅导、老人照顾等。建立以政府财政补助为主的多元化农村养老公共服务筹资机制，即通过政府补贴购买公共

服务的方式，提供社区清洁、垃圾处理、公共文化等公益服务;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

村组为单位建立社区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为老人、儿童提供帮助。 

四是实施差别化的扶贫政策。针对深度贫困地区，有计划地培养一支融会贯通的乡土技术能人，采用多元化扶贫方式，促

进农业扶贫模式推广。针对不同地理空间的贫困人群，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强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户脱贫支撑力。如二

半山地区可重点扶持花椒等产业，延伸产业链条，以改变现在直接出卖原品(鲜花椒)的粗放模式;平坝区重点推进土地经营权流

转，适度发展农业规模经营;高山则发展畜牧业、草甸旅游、露营旅游等。 


